
NEW SUPPLEMENT

1.发送至邮箱：xinfukan2@126.com
2.下载现代+APP，进入文化+频道
青石街专区，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青石街投稿方式

号1684

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
NEW SUPPLEMENT

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
烟火人间，百姓情长，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当一天宋代南京人
□南京 张峰

“当一天宋代南京人……”看着地
铁车厢里的宣传小视频，一下把我的思
绪拉回到两年前那次奇妙的体验。

夏日的夜晚，不经意间来到新街口
的德基艺术博物馆门前。尚未进馆，大
厅顶面及四周金色的框架布局便深深吸
引了我，特别是四周墙面那一个个金色
的小框里，都安放着一幅幅精致的古装

“小人人”，他们或骑着马，或推着车，或
挑着担子……浓缩着特定时代市井百态
的生活图景，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

步入展厅，一幅巨大而绵长的超高
清LED屏正引领每一位观众沉浸式地
走进千年前那个繁华的金陵城。

原来，宋代时有一幅描绘当时南京人
生活的传世古画长卷《宋院本金陵图》，既
展示出当时的南京城秦淮河船运、商铺鳞
次栉比的繁华街市的城市风貌；又勾勒出
农人劳作、杂耍艺人表演、商人买卖、渔民
聚谈、牧童嬉戏等市井众生百态，被誉为

“宋代南京版《清明上河图》”。
曾六下江南、每次必到金陵的乾隆

皇帝一直视该图为珍宝。他第四次南
巡经过金陵时，展开随身携带的《宋院
本金陵图》，感慨宋时金陵的兴旺繁华，
并随后多次下令仿制此图。遗憾的是，
清宫旧藏《宋院本金陵图》今已难觅形
影，存世的三版《金陵图》皆为清乾隆时
期宫廷画师仿绘。

其中清代宫廷画师谢遂、杨大章版
《金陵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德基所
展出的《金陵图》为清代宫廷画师冯宁
1794年所作，全卷长1050厘米，宽35
厘米，共绘有人物533个、动物 90只、
车马轿舆20余组、店铺商贩40余处，
生动记录了宋时南京的市井生活。最
难得的是，这幅画经历了战乱和转移，

最终回到了南京，成为德基美术馆的镇
馆之宝。

如今，德基美术馆便是以冯宁所绘
的《仿宋院本金陵图》为蓝本，打造一种
全新的“金陵图数字艺术展”，通过尖端
数字科技，用110米长、3.6米高的超大
LED屏，以沉浸式数字科技手段重现宋
代南京的市井生活。

当你戴上一个数字手环，扫码进入
金陵图的游戏小程序，选择图中的一个
古代人物形象，你便俨然化身为屏幕中
的小人，让画面中的“他”，跟随自己的
脚步，以第一人称视角“穿越”回千年之
前的古都。

最先见到的是宋时南京的乡野景
致：起伏的山峦，蜿蜒的河流，翠绿的树
木，骑马的行人，拿着各种工具劳作的
农人……好一幅娴静而美妙的江南郊
野图。

跨过郊野，遇上了热闹非凡的市集，
秦淮河岸，古城墙与瓮城穿水而过、巍然
挺立，鳞次栉比的沿河茶楼酒肆商铺里，
各种叫卖声、嬉笑声此起彼伏，街巷间行
人车马络绎不绝，瓦舍勾栏里还有人在
说书卖艺，学堂里传来孩童读书声……
最绝的是，还遇到了一个头顶器皿、穿梭
街巷的“外卖小哥”，模样着实有趣，真想
从他头顶之上顺带走几罐饮料，尝一尝
当时热卖的饮品到底是啥滋味呢！

这种沉浸式第一人称的观展体验，
着实有身临其境的穿越之感，让你不经
意间便当了一回宋代的南京人，与画卷
中众多不同职业、身份的“城中人”不期
而遇，感受与体验当时的街巷风貌与市
井生活，获得属于自己的参与感和情感
共鸣。

当一天宋代南京人，真好！

摆摊
□镇江 项志明

小区门口，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每
天早上7点准时出摊。

老太太的小摊十分简陋，一块洗得发白
的旧帆布往地上一铺，上面整齐码放着各式
居家小物件：梳子、汤勺、钥匙扣、毛巾、袜
子、手套、打火机、冰箱贴，还有些小人书，再
加上她自己编织的一些毛线小物件。

我偶尔会在摊前停下，买些小东西，和
老太太聊上几句。零零碎碎的交谈里，我
慢慢知晓了她的人生经历。女儿10岁那
年，她的丈夫遭遇车祸离世。几年后，她又
成了下岗工人。往后余年，辗转干过十多
份活计：工地小工、饭店杂工、私企临时
工、环卫工。好在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女
儿懂事争气，如今研究生毕业，已在外地成
家立业。

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孤寂，便想着出来摆
摊。陪她出摊的两只小狗，是她收留的流浪
狗。其中一只是残疾的，左后腿使不上力，
总是蜷起来，靠三条腿一蹦一颠地跟着她每
日出摊。守摊间隙，老太太学会了织些毛线
小挂件。五彩毛线经老太太巧手编织，化作
小猫、小狗、小兔、乌龟、金鱼等造型，配上钥
匙扣，便是精巧可爱的小饰物。在一堆货
品里，这些手织挂件卖得最好。

“日子总要过下去，心安便是好日子。”
这是老太太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朝出暮
归，岁岁安然。

副刊

山与家
□徐州 夏军武

青石街随想
□南京 王慧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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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秋天，我回到三汇坝。山坡上那些干打垒房
子还在，灰色的墙，依着山势层层叠叠，像一群沉默的
老人。我找到当年住过的那间屋子，门窗已朽，墙上
爬满青藤。门前那300多级石阶还在，被风雨磨得圆
润，石缝里生出密密的野草。我一级一级往上走，走
到一半停下来，回头看——山谷在脚下铺开，远处的
山一层淡过一层。那一刻我忽然想：父亲当年走这些
石阶的时候，他回头看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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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他带着我们全家从北京来到
这里。那时我5岁，不知道这儿离北京有多
远，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一个家安在这么深
的山里。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所在的学校，就是
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这所学校百年间14
次搬迁、12次易名。1953年迁到北京，改名
北京矿业学院；1970年，响应国家号召，全
校从北京迁往四川华蓥山深处的三汇坝，更
名为四川矿业学院。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硬
是在荒山野岭上建起一座新校园。他们就
地取材，一堵墙一堵墙地垒，一间教室一间
教室地盖。那些干打垒的房子，粗糙、简陋，
可是结实。像父亲那一代人，沉默、朴素，却
扛得住风雨。

父亲的家在更深的山里。1926年7月
28日，父亲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爷爷在
他20岁左右就走了，留下奶奶带着3个孩
子。那样的年代，山里孩子的出路只有两
条：认命，或者拼命读书。父亲选了后一
条。1946年秋，他考上了大学。

他走出大山的时候，身后是奶奶送别的
目光，脚下是弯曲的山路。他大概没有想
到，几十年后，他又走进另一座大山，带着自
己的妻子和3个孩子，在一道道山梁之间重
新安家。更没有想到，最终他会在那片土地
上建起别人走出大山的台阶。

父亲很少说他当年考大学的事，也很少
说起工作中的事。他那一代人好像都是这
样，不把自己的苦和光荣挂在嘴边，该做的

事做了，该扛的扛了，然后继续往前走。
他很少说自己的委屈，却觉得委屈了我

们。
1972年母亲身体不好，带着姐姐和弟

弟去上海治病，屋子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他
脚上受了伤，肿得很厉害，躺在床上不能下
地。5岁的我，每天要蹬300多级石阶到半
山腰的食堂买饭，还要提着铁壶去开水房打
水。那300多级石阶，我一天要走好几趟。
铁壶灌满开水很重，我两只手抱着，走几步
歇一歇，水汽扑在脸上，热乎乎的。开水房
的阿姨认识我，每次都把壶灌得满满的，说：

“小姑娘，慢点走，别烫着。”
我一级一级往上挪。父亲就在屋子里

的床上等着我。他从来不催我，也不说我做
得不好。他只是在我把开水倒进暖瓶之后，
轻轻说一句：“做得不错。”

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反而觉得暖。不
是因为日子不苦，而是因为在那样的苦里，5
岁的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被需要。我能够照顾
父亲了，我不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孩。那种
被需要的感觉，让我在石阶上走得特别稳。

父亲对我们姐弟三人要求很严。他的
书法好，就逼着我们练字。一撇一捺，一横
一竖，写不好就重写。小时候觉得他太苛
刻，别人家的孩子在玩，我们在写字；别人家
的父母夸孩子聪明，我们得到的永远是一句

“还差得远”。可长大之后，尤其是自己也做
了老师之后，才慢慢明白，他教的从来不只
是写字。他在教我们做人要端正，做事要认
真，对自己的每一个笔画都要负责。

我们姐弟三人现在都成了国家双一流
大学的教授和教授级高工，但父亲只是说了
一句：“孩子们还行。”他从不夸张地表扬我
们，不过从他看我们的眼神中，我知道，他是
满意的。

1978年，学校经国务院批准迁往徐州
重建，恢复中国矿业学院校名。1981年 9
月，全家随学校集中迁到徐州新校址。父亲
1988年离休，可一天也没有真正闲下来。

他继续当班主任，继续站在讲台上，继续改
学生的作业，比许多在岗的人还要忙。离休
对他来说，只是换了一张退休证，他这一辈
子从来没有从教育岗位上退下来过。

2018年 9月18日，父亲走了，享年93
岁。

他走的那天，我觉得他只是像从前一样，
又一次远行。他这一生走过太多地方，从山里
走出来，走进北京，走进大山，又走进城市。每
一次他都收拾好行装就出发，不抱怨，不回
头。这一次，他只是去一个更远的地方。

父亲说，他这一辈子见证了近一个世纪
的跌宕起伏。他说得最多的是“我已经很幸
运了”——一个山里孩子，能读书，能上大
学，能为国家做点事，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
成人，他觉得这一生够本了。

回到三汇坝的那天，我在石阶上坐了很
久。山风从谷底吹上来，带着草木的香气。
当年那个提着铁壶的小女孩也快要退休了，
而当年躺在床上等我回家的父亲，已经不在
很多年了。可是我坐在这里，却觉得他还
在。在干打垒的墙壁里，在石阶的缝隙间，
在远处那些他自己参与建造的教室中，在每
一个走出这座大山的学生的脚印里。

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个普通
的教育工作者。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没
有留下多少财产。他留下的，是一笔一画的
端正，是一级一级的坚实，是一个山里孩子
走到山外、又回到山里为更多孩子铺路的，
那样一个沉默的身影。

我站起来，继续往上走。石阶的尽头是
当年的家，如今只剩一面残墙。但那面墙还
站在那里，像父亲一样，不多说话，只是稳稳
地立着。

爸爸，你走过的路，我们还在走。你垒
起的墙，还在为后人挡着风雨。你教我们写
下的每一个字，还在纸上，明亮如初。

今年是您诞辰100周年。我不说纪念，
我只说，我回来看过了。石阶还在，山还在，
家还在。您不在了，可到处都是您。

南京人大约都知道，青石街是一条
实有其名的街，而且知道它历史久远。

我是三十多岁才来南京的，听人说
起过青石街东起邓府巷，西至糖坊桥。
而这两处地名我倒记得蛮牢。南京一
位很有名的诗人冯亦同先生八九十年
代就住在邓府巷，我去他家里拜访过几
次，印象中是踩着木楼梯上去，房子有
些年代了，脚踏在楼梯上嘎吱嘎吱地
响。冯老师的家狭小局促，上中学的女
儿趴在一张小矮桌上做作业。冯老师
十分热情，见我来了，忙不迭地给我烧
水泡茶，问我工作和写作上的情况。他
爽朗的笑声仿佛就响在昨天，可惜冯老
师已离开我们好几年了。后来他搬到
台城花园的新家我也去过多次，但邓府
巷那间他们家住过的居所却时常会想
起。

记住糖坊桥这个名字，也是因为一
位诗人，他叫龚学明。1987年前后他
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报社工作，当
时报社给几个大学生安排的宿舍就在
糖坊桥。若干年以后龚学明写过一首
诗，题目便叫《糖坊桥》，那首不长的诗，
意象的运用比较奇特，由“糖”想到人生
的“盐”，甚至想到当时报纸排版用的

“铅字”，其间所蕴含的哲思颇令人品
咂。

把一个实体的街名拿来做报纸副
刊的名字，看似普通、平凡，没有多少创
意，但恰恰见出一种高人之思，不露痕
迹的平淡里给人注入无限大的遐想空
间。

“青石街”可谓无处没有，每个人的
心里或都住有一条甚至几条在生命中
占有重要位置的“青石街”。副刊的命
名者，其用意或就是让更多的人有话可
说，有文可写。

“青石街”的编者，让我想起山中泉
边，竹茶几上摆有舀水的勺和壶，若要
品茶，茶叶由各位旅者自己带来，你尽
可以泡出天南海北味道迥异的各色茶
香。好水泡好茶，茶的原料一定是你自
己的。

我出生在距南京不远的扬州，长久
留在我脑海里的是一条少时常走的“青
石街”——清一色的青石板路，街的两
边是各种各样的商店。记忆里常出现
的，一是叫作“三和”的酱园子，门店高
大而幽深，常年飘着酱缸的气味。柜台
很高，大人让我来买酱菜，我要踮着脚，
柜台里的伙计才能看到我。他童叟无
欺，给我这样的小孩也是一张笑脸，问
你买何物，需要多少，秤盘装来的酱菜
用晒干的荷叶给你包好，然后扯一根细
细的打包绳扎牢，递到你手上，并交代
你慢慢走，别把东西弄丢了。

二是一家孙记理发店，常和父亲一
块去理发。小孩子理发简单，三下五除
二，成了；父亲除了理发，还要刮胡子。
座椅摇到让父亲平躺，刮胡刀在一块挂
在墙上的皮布上来回荡几下，是让刮刀
更锋利些；然后用蘸了肥皂沫的软软的
棕毛刷在父亲脸上涂抹，再用热毛巾捂
一捂，这才开始进行刮剃。整个过程，
父亲都闭着眼，很享受的样子。胡子刮
干净，父亲显得年轻了几岁，遂惬意地
搀了我手，到隔壁茶食店买两块糕点给
我。我也就心满意足地随父归家。


